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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

哲學：為建立臺灣做為未來華人世界的
新雅典而努力

林遠澤＊

當代新儒家徐復觀與牟宗三都曾任教於東海大學，因而當我在上個世紀八

○年代晚期就讀東海大學哲學系時，基本上即沉浸在新儒家的學術氛圍中。新

儒家致力於中華文化的復興，而在方法論上則強調中西哲學的會通。這對我的

學術研究方向有很大的影響，因為從那時開始，我無日不思考的問題，即在於

應如何理解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所在，以及如何能為中國在現代的挫敗，找到

未來文化發展的出路。經歷三十年多來曲曲折折的探索，直到現在，對於這些

問題，我才慢慢能將我的看法表達出來。這次能獲得科技部傑出研究獎的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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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我因而首先必須感謝在這一路上護持我成長的師友，以及學界對我目前尚

嫌微薄之研究成果的肯定。

在學術的分工領域裡，我一向沒有被歸類為中國哲學的專業研究者，而我

的確也不具備那樣的資格。之所以心嚮往之，但力不能至，主要是因為我一直

認為，如果我尚未能 「一口吸盡西江水」 的話，那麼我如何能找出中國哲學有別
於西方哲學的核心內涵與思維特色所在。是以當我在大學時代通讀唐 （君毅）、
牟、徐等新儒家諸先生的大作，並從中獲得很大的精神感召與思想啟發之後，

我還是隨即就轉向西方哲學的研究。從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到康德、羅爾斯、

現象學，自此一頭栽進西方哲學二千多年的浩瀚汪洋中，一去不返。我在研究

所碩士班階段，就讀的是第一年新成立的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當時我的碩士

論文研究的是 「黑格爾的社會存有論」（在很多年以後，我才知道這個論文題目
與我大學親炙的授業老師蔣年豐教授的博士論文完全一樣，雖則他談的是黑格

爾的法哲學，而我談的是精神現象學。蔣師英年早逝，此後未有機會再求教論

學，遺憾長留）。

在臺灣，我在西方哲學方面的興趣，受當時師長的影響，主要在於德國觀

念論與現象學。但當我在 1999年獲教育部公費留學獎助，赴德國柏林自由大學
攻讀哲學博士學位後，我卻發現德國學界的哲學研究興趣，已經有相當大的轉

移。特別在哲學的語言轉向後，如何透過語言溝通取代以意識為主體的哲學典

範，成為當時學界主要的思考議題。我在柏林自由大學躬逢其盛，因而在德國

留學期間，主要研究以德國哲學家阿佩爾與哈伯瑪斯為代表的語用學─溝通

行動理論。

取得學位回臺後，我先後任教於南華大學哲學系、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與

政治大學哲學系。期間致力於擴展與拓深有關溝通理性與責任倫理的研究。特

別是近年來，我一方面上溯溝通行動理論在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傳統中的理論根

源，另一方面則下探溝通行動理論與對話倫理學在當代社會中的具體應用。最

後再與中國哲學進行比較，以闡發儒家哲學的現代性向度。其具體的研究成

果，結集成我最近接連出版的三本專著：《關懷倫理與對話療癒─醫護人文學

的哲學探究》、《儒家後習俗責任倫理學的理念》、《從赫德到米德─邁向溝通

共同體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這三本專書分別代表我在 「應用倫理學」、
「中國哲學」 與 「德國古典語言哲學」 三方面的研究成果。

以我研究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所闡發的溝通共同體理念為基礎，日後我將在

一方面，進一步撰寫一部以溝通理性為基礎的實踐哲學專書，書名暫定為 「哲學
做為民主的溝通與團結─當代實踐哲學的對話理論定向」。這部專著將梳理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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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里斯多德的修辭倫理學到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承認理論之間的發展，以回應

有關康德的 「道德性」 與黑格爾的 「倫理性」 之間的爭議。若能解決這些問題，
那麼有關儒家內聖外王的理論體系，就有重新建構的理論基礎。對此我將接著

在 《儒家後習俗責任倫理學的理念》 一書探討儒家倫理學的觀點之後，進一步以 

《儒家禮治國原則》 的專著，來探討儒家的政治哲學觀點；在另一方面，我在 《從
赫德到米德》 一書的附錄中，已經開始展開我對於漢語與漢字之語言世界觀的探
索，假我以數年，我希望能從 「漢字思維與文字學的哲學」 的向度，對中國文化
的符號形式基礎，進行再深一層的探究。

當然，說來好笑，有時我自己也不禁莞爾，孫悟空似乎逃不出如來佛的手

掌心。我現在正在撰寫 「哲學做為民主的溝通與團結」 這一本書，在這本書中我
又回到我在碩士論文中所探討的黑格爾社會存有論。繞了地球一大圈，年亦過

半百之後，我的研究終究又回到最初接觸哲學時，透過新儒家拋給我的，關於

內聖外王這些最基本的儒學問題。我只能啞然失笑，顯然我終究還是大一那個

狂簡地不知所以裁之的小子！

學術應是一種生命，而不僅是一種工作。研究應是一種使命，而不僅是一

種興趣。學術研究的問題，至少就哲學來說，絕非只是如何選定研究議題、撰

寫專題研究計畫之類的問題，而是我們應該深切關注哪些人類或民族文化所面

臨的重大問題，而思索解決之道。如此的研究的成果，才會是真正有意義的貢

獻。當前雖然很遺憾的，哲學研究愈趨門前冷落車馬稀。但一個國家，若不能

找到一批人，能為文化的根源問題，進行深入的哲學思考，那麼一個沒有文化

靈魂的共同體，就既缺乏內部凝聚的力量，也對未來的發展盲目。但相對地，

今日的哲學研究也應負起更多的社會責任。我們的哲學研究，真的不能再只滿

足於引介西方學說，或在所謂的國際化中，被整合到西方的學術體系中，只談

在別人界定下的哲學問題，或只研究在別人的社會文化中產生出來的議題。而

應勇於思考自己的歷史文化與生活世界所產生的問題，以免真的被社會邊緣化

成為無關緊要的、聊備一格的 「基礎研究」。哲學不應冷門，哲學在今日應致力
於攜手臺灣的民主與科學，為建立臺灣做為未來華人世界的新雅典而努力。我

們能以此自期，臺灣的哲學研究風氣才會再有復興的展望。


